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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群書治要》淺探《毛詩治要》中刺讒言的詩篇

字數：3383

一、緒論

《群書治要》是由唐初著名諫官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受命於唐太宗李世民，輯錄前人

著述而成的諫書，意在為唐太宗提供借鑒與警示，輔助唐太宗治理國家、改善政治，維護唐朝的

既得政權。魏徵從《毛詩》中節錄七十七首，編輯而成《毛詩治要》，其目的亦是希望通過《毛

詩》中治國修身的名言警句，來達到提醒勸諫的目的。不同的詩，其勸諫主題也不盡相同，本文

將從《毛詩治要》針對刺讒言的詩，去探索魏徵的勸諫用意和對今人的意義。

二、《毛詩治要》中刺讒言的詩篇

據〈詩序〉所言，與讒言相關的詩有五篇，其中只有四篇被後世認為其內容主旨與詩序相符，

分別為〈小旻〉、〈巧言〉、〈巷伯〉、〈青蠅〉。不相符的為〈采葛〉，詩序言：「懼讒也」，

1但後來學者大多認為這是男女相思之詩，而非「懼讒」。傅斯年云此是「男女相思之歌」，2裴

普賢云：「這是男女相思的詩」，3屈萬里云：「此男女相思之詩」，4因此本文未將此詩列入以

「讒言」為主題的介紹範圍。

據詩序言，〈小旻〉、〈巧言〉、〈巷伯〉、〈青蠅〉皆是刺幽王之詩。但根據朱熹、屈萬

里、裴普賢、朱守亮等後世學者所言，這都是單純刺讒言及讒人之詩，或臣刺君、下刺上之詞，

並未確指幽王。因此，本文將根據四首詩本身的內容去探析魏徵節錄這些篇章的用意。

這四首詩皆出自〈小雅〉。朱熹《詩集傳》曰：「正小雅，宴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

受釐陳戒之辭也。」5但〈小雅〉七十四篇也並非全是宴饗之樂，也有一些吟詠性情，勞人思婦的

作品。孔子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6此四篇便是類似於國風的諷誦之詩，

其主旨都與讒言相關，其內容的側重點則略有不同。

《毛詩治要》所節錄的〈小旻〉內容為「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

1 呂效祖等主編，［唐］魏徵等撰：《群書治要考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頁 126。
2 朱守亮：《詩經評釋》（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頁 221。
3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 182。
4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頁 130。
5 ［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99。
6 ［清］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 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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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不敢暴虎，不敢馮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7這段詩主要諷刺的是讒人當道，君王不辨善惡，被讒言詭計迷惑，

不能明智決斷。君王不辨善惡的表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跟從善策，反而採用不好的謀

略；二是糊塗的計策紛紜繁雜，人君無法明斷；三是所謀非人而導致計劃失敗，如同和路人謀事，

路人既不了解事實情況，又無法為所出的計謀負責，為害甚大。從「不敢暴虎」之後則表達了賢

者和人民對君王不明智行為的恐懼和擔憂。朱熹言：「眾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

而易見，則知避之；亡國喪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8意即不善的決定並不會像「暴

虎馮河」一樣令人驚恐萬狀，但是其影響效用卻足以亡國敗家。貞觀三年，有臣子上書請求簡點

中男入軍，甚至未及中男年齡卻身形高大的男子也應當被簡點入軍。唐太宗認為可行並下令實施，

魏徵上書反對說這是「竭澤取魚」的做法，非但無益於軍隊的戰鬥力，反而使農民增加負擔。軍

隊之所以沒有戰鬥力，是因為君王不能禮遇衛士，而使大家喪失鬥志。如果君王自己不能「取信

於人」，又怎麼能期望下屬對自己誠信呢？經過魏徵的一番勸諫，唐太宗才認識到自己的過失，

並下令停止簡點中男入軍。9「簡點中男入軍」這一提議本身便是屬於「不臧」的計策，而唐太宗

「覆用」之，體現出唐太宗頗有善惡不辨的傾向。幸而魏徵能及時勸止，君王亦能及時自省，收

回敕令，才不至於導致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的局面。這個事件說明，以唐太宗之英武聖明，身邊

圍繞的讒人和「臧謀」依然很多，都在見縫插針地想要取悅君王。而唐太宗也並不是事事都能明

辨善惡、明智裁決，更需要魏徵這樣的骨鯁之臣從旁提醒，判斷取捨。魏徵節錄此詩，是要提醒

君王在出台政策和與人謀事方面要明辨善惡，不要棄善用惡，所謀非人。

〈巧言〉的內容為：「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10這是一首諷刺讒言的詩。這段內容敘述了「亂」的起因是讒言能夠被

容忍、接受，而讓讒言進一步起作用的根源是「信讒」。如果在讒言剛剛生發的時候，君子不信

讒言，那麼禍亂就可以止於未形；但如果君子相信了讒言，那麼禍亂就又起來了。讒言從剛剛生

發到導致禍亂，並非一蹴而就，正可謂「浸潤之譖」，是逐漸使然。如《史記》中甘茂提到的曾

參殺人的故事，他說「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11可見，即使君

王一開始不相信讒言，如果讒言繼續在耳邊縈繞，則君王不得不受影響；相信讒言的結果，就會

對國家、政治、百姓造成難以估計的傷害，這是唐太宗身為一國之君應當要注意的方面。這段內

7 呂效祖等主編，［唐］魏徵等撰：《群書治要考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頁 143。
8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 503。
9 許道勳注譯，［唐］吳兢編撰：《新譯貞觀政要》（臺北：三民書局，2008年），120。
10 呂效祖等主編，《群書治要考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頁 514。
11 馬持盈：《史記今註》（臺北：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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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還描述了讒言往往是以甘美的形象出現，令在上位的人順心悅耳，被蒙蔽而不自知。魏徵想要

以此來提醒君王，良藥往往苦口，忠言總是逆耳，君王要明辨是非，要在讒言剛剛生發的時候勇

猛斥退，斷絕禍根，才能避免被逐漸侵蝕的危害。

〈巷伯〉的內容為：「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12這首詩講的是賢者遭遇宮刑成為巷伯，因

痛恨讒人而作此詩。這段內容表現了讒言的性質，是用花言巧語網羅編織而來。明朝學

者朱善言：「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13從中可見讒言的運作方

式是「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14。詩句還描寫了讒人的可惡程度，實在是

令人憂憤悲痛以至於疾呼「亦已大甚」。在歷史舞台上，明君的故事少有佳本，讒人的

戲碼卻層出不窮。最令人扼腕歎息的便是太子申生被驪姬的讒言所害，由於愛敬父親、

不忍心指明驪姬的過錯而無奈自殺。其導致的結果便是骨肉分離，國事動蕩。劉向在《說

苑·立節》中便引用了詩句「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15來表達自己對這

件事的感歎。魏徵選這首詩，目的非常明確，便是要讓君王知道讒言的本質是虛而非實、

無中生有，讒人則是可惡至極、虎狼不食、天地不容的存在，希望君王知其可怕、可惡

而摒除之。

〈青蠅〉的內容為：「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16這是一首諷刺讒人的詩。這段內容以蒼蠅為喻，形象地描寫了讒人

的樣貌和讒言的後果。裴普賢言：「以污染環境，傳佈病毒的蒼蠅，比喻讒人而必得將

之摒於屋外，以進諫君王勿信讒言。」17《毛詩正義》曰：「讒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

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18可見讒人不僅像蒼蠅

一樣令人討厭，而且它的危害性是「罔極」的，足以「交亂四國」。魏徵選此詩，目的同樣是要

提醒君王不要聽信讒言，不要指望讒人能夠帶來好處，他們只會讓影響決策，使國家動蕩紛亂，

甚至外交破裂，互相攻擊。

這四首詩共同體現了讒言的氾濫、讒言的性質、讒言致亂的原因、讒人和讒言的形象、讒人

和讒言造成的後果和對待讒言的態度。「我龜既厭」、「發言盈庭」表現了讒言亂謀的氾濫；「萋

12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 524。
13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 525。
14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 525。
15 左松超注譯，［漢］劉向編纂：《新譯說苑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頁 119。
16 呂效祖等主編，［唐］魏徵等撰：《群書治要考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頁 148。
17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 586。
18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頁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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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斐兮，成是貝錦」描繪了讒言虛偽的性質和堂皇的外表；「君子信讒」體現了讒言致亂的根源；

「營營青蠅」刻畫了讒人的形象；「是用不潰於成」和「交亂四國」顯示了聽信讒言的後果；「止

於樊」和「無信讒言」表達了對讒言和讒人應有的態度和做法。

三、讒言致亂的根本

事實上，〈巧言〉篇中已經點出了讒言致亂的根本，即「君子信讒」，「信」字是致亂的禍

首。讒言如果沒有被人相信，自然就沒有效用，更不可能導致真實的動亂和後果。讒言之所以能

夠流行和害人，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僭始既涵」，即讒言剛開始出現時，聽者並沒有將其拒

之千里，讓它不再出現，而是不置可否，任其浸潤侵蝕；其二是因為聽者「信讒」，逐漸被讒言

遮蔽迷惑，對事情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決定。因此，〈青蠅〉有言：「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要

像趕走蒼蠅一樣，將讒人和讒言拒之千里之外，要將他們「止於樊」、「止於棘」，不要讓他們

靠近，不要給他們為非作歹的機會。而在〈巧言〉未被《毛詩治要》收錄的部分中，詩人提到了

終止讒言的方法，即「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19一個人如果能夠在聽到

讒言的時候，對說讒言的人發怒，這大概就能快速阻止禍亂的發生；一個人如果能夠喜歡親近賢

人，那麼就能夠迅速終止禍亂。諸葛亮勸漢懷帝要「親賢臣，遠小人」，20與〈青蠅〉之意相同，

大抵賢者的苦口婆心都是相通的。

世間沒有不恨讒言的領導者，也沒有想讓自己國家動亂滅亡的君王，然而被讒言左右的領導

者和亡國敗家之君比比皆是；世人皆知讒言可畏，皆知讒人可惡，卻往往為讒言所蔽，身陷險境

而不自知。這其中的道理，在於秉持公心，明辨善惡。如〈小旻〉所譏刺的「謀臧不從，不臧覆

用」，君王之所以採用「不臧」之謀，是因為在君王眼裡它是「臧」、是善。為何君王會善惡顛

倒？因為人往往容易從自己的私慾和野心去看待問題，而不是用公心，從國家安危、人民生計的

角度去考慮問題。常情來講，君王「信讒」是因為不知其為讒，任其「營營」是因為不知其為蠅。

何以不知？當一個人有強烈的慾望、執著和抱負時，就容易遮蔽對大局的關照力，影響對事情的

理智判斷，兼之人性總是有所偏好和偏執，便容易造成偏聽偏信，從此明君變成了昏君，明智的

領導者變成了被讒人左右的領導者。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言：「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

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21魏徵也知道，滌除嗜欲、無私無我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事，

因此，只要時常想著虛心納諫以防自我壅蔽，用自身的正直斥退邪佞的人，就算是走在正道上了。

19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 515。
20［清］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年），頁 332。
21［清］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年），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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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群書治要》對領導者的教育意義來看，君王要能夠居安思危，秉持公心，勇於自省和接受提

醒，才能夠使國家長治久安。

四、結論

魏徵對〈小旻〉、〈巧言〉、〈巷伯〉、〈青蠅〉這四首詩的節錄，為唐太宗和讀者呈現了

讒言的虛假本質和可怖結果，提醒唐太宗要摒棄讒人，虛心納諫，明智決斷。孔子言：「巧言令

色，鮮矣仁」，22這大概是一個千古顛撲不破的判斷標準，既可以對照自身是否有巧言對人，也

能用以考察別人的品行和意圖。若還能反其道而行之，如孔子所言「剛毅、木訥」，23那大概就

接近「仁」這一崇高的道德標準了。

22 ［清］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 21。
23 ［清］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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